
文化周刊 责编 魏振强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E—mail:oldbrook@163.com

Wen hua zhou kan 14版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我原定的备
考计划全部打乱，开学的时间被一再
推迟，我被迫在家中进行网课学习，
其后高考被再一次推迟。那时候的
我总想着，高三的时光怎么这么漫长
啊？怎么可以快点结束啊？什么时

候可以不用学习啊？
四月份，长达三个月的寒假终于

结束，我们回到了校园，紧跟着就是
二模，成绩也是出乎意料的差。班主
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对我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随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

高三的日子单调，枯燥无味。生
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曾
经长发飘飘的同桌把头发挽起来了，
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一点打理头发的
时间。有一天，她满脸愁容地对我
说：“我还有可能考上吗？你说我如
果考不上，复读一年能不能上岸？”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某天五点多
时，天才刚微微亮，我打开教室门，
听到隐隐约约的啜泣声，昏暗的环
境中，我看到她趴在桌上哭泣，肩膀
不停地抖动。那一刻似乎所有的安
慰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我也曾独
自一人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站
在阳台，看着黑夜一点一点消退，看
着太阳慢慢升起，我多想时间可以
快点儿，再快点儿。

眼看着高考越来越近，梦想却依
旧遥不可及。数学一直是我薄弱的

科目，在临近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
里，数学成绩依旧没有多大起色。我
看着试卷上少得可怜的分数，那一刻
压抑到了极致。我回到家中，把自
己关在房间痛哭，不愿再回到学校
学习，想就此放弃，想逃离高考的折
磨。妈妈对我说：“高考并不是人生
的唯一出路，但是，你多学点，才会
多点出路。如果你连高考这个小坎
都迈不过，将来又如何去面对人生
中的风风雨雨呢？”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抉择
之后，我决定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后来高考，我答完了所有卷子，
把能写的都写上了，我把我的梦想
和期许也一并托付给了考试。2020
年 7 月 8 日下午，最后一场英语考
试，提前五分钟答完题的我将笔缓
缓放下。七月份的天气，夏意正浓，
晚霞的余晖洒进教室……原来高考
真的结束了。我没有喜悦，没有激
动，有的是释然。

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等
待成绩的那两周里，时间似乎格外地
慢，而我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关于考试
成绩的任何新闻。7月23日是高考

查分的特殊日子。前一天晚上我就
开始失眠，直至深夜仍毫无困意。第
二天清晨，便躲在房间，守着电脑，
一遍又一遍地进入安徽高考成绩查
询系统查询成绩。在焦急的等待
中，先是安徽省公布了省控线，随后
我就查到了自己的成绩。很可惜，
离一本线差了几分，我有些失落，有
些遗憾。我打开房门，把分数告诉
了父母，也有许多亲戚打电话询问，
父母也将成绩告诉了大家。其实，
我也犹豫要不要复读，但最终还是
想通了：高考无非是很多人做同一
张试卷，错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
见更好的人，答对的每一道题，是让
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曾经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遥
想着美好而又通透的未来；我曾经站
在学校的红榜前，告诉自己再努力
点；我曾经在无数个黑夜里无声哭
泣，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如今，曾
经期盼的未来和远方都已抵达。所
有的辛酸与泪水都留在记忆里。

疫情下的高考
王钟霞

我不太喜欢我的少女时代，它是
灰色的、单调的，是焦虑的、疲惫的。

这种不喜欢在我初三的时候达
到了峰值，因为学校突发奇想重组了
个所谓的重点班，我被拎到这个班，
被迫离开了所有的任课老师以及
最好的朋友，更为严重的是，我本
来挺好的成绩也显得差起来——
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学
习成绩的好坏全靠相互比较，毕竟
高考最终看的也不仅是分数多少，
更是排名几何。

那一年真是糟糕极了，我不喜
欢新班级的班主任，也不太适应英
语老师的口语教学方式，语文老师
总是说我的作文离题，化学老师一
讲话我就犯困，新同学的名字我大
都记不住……在那个十五六岁的
年纪好像第一次隐隐约约感受到
了人生无常——我明明什么都没
做，但一切离我而去。

似乎连呼吸都是压力，这种压力
包裹下的我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
胖、越来越灰暗。整整一年，我最轻
松的时刻大约就是课间上厕所的十
分钟——我们的教室设在办公楼，我
一个人从教室离开，经过若干个教师
办公室下楼，然后穿过几个教研组，
再沿着操场对角线走到另一角的公
共厕所完成如厕，来回差不多要占据
整个课间的十分钟。

这一年唯一的亮色大约就是这
十分钟我脚踩的黄色太阳光。

转机在中考。
在志愿填报上，我义无反顾地

放弃了所谓的省级示范中学，就近
填报了一所很一般甚至有点差的
高中。我当然知道当时所谓“离家
近”“不用住校”“消费又低”等都
是借口，只不过害怕压力越来越
大，只是想不用那么辛苦地当优等
生——这种想法很没出息，但是真
的很舒服。

就这样，我本应该更加疲乏的
求学之路，硬生生地被我撕开一道
口子，终于有那么一丝轻松感投射
进来：我能够努力且放心地写着周
记和作文，语文老师总会不厌其烦
批长长的评语；空间几何依旧在我
的想象之外，但能够允许我耐心地
抠、慢慢地算；物理好难学，但考过
及格线就能名列前茅；校园里树荫
照水的小荷塘、雨季里能溢出来水
来的井，还有那个被我们打到树上
的羽毛球……

我多 么 贪 图 这 种 轻 松 啊 ，连
文理分科都敢大笔一挥，填了理
科——只因为我喜欢的语文老师
要教理科班。

但老师们一一找我谈话，主旨都
是让我认清自己、理性选择，于是，我
改回了文科。

时间像课桌抽屉里每半日更
新一次的试卷一样匆匆而去，如同
复制粘般无从回忆，而对未来所有
的畅想也只是想逃离现在。

那个阶段最轻松的时候，大约
是放学回家的那半个小时路程，我
走进环绕的群山，看着山变得越来
越大，而我变得无限小，小到如尘
埃、微光，小到所有的喜怒哀乐都
不足一提，小到能感觉得到时间载
着宏大的宇宙、漫长的历史正缓缓
流过，也载着我离开现在。

终于，我迎来了高考，我不记得
语文作文题目，不记得我最终考了多
少分，连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没有留
存，高考志愿我亦填写得简单——只
选中文专业，且非教师类。其实，从
我并不高的考分以及这个专业就业
形势客观理性的分析，就可以预估
学校填报的难度以及堪忧的未来，
老师和家人也都告诉我这不是一
个明智的选择，我告诉他们我喜
欢、想好了、确定了、不改了。

后来，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来到了可能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
时光里：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读

“我们记忆最精华的部分保存在我
们的外在世界……那是过去岁月
最后的保留地，是它的精粹，在我
们的眼泪流干以后，又让我们重新
潸然泪下。”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坐
在身边，图书馆里总能找到未看且
让人想看的书，食堂里有我最喜欢
的风味茄子，自习室里还能碰到喜
欢的男同学……

即便如此，很多年里我还是会
从这样的梦里惊醒——每次都是

在答题，有时候是在试卷上答题，交
卷时间到了我还没做完，急得满头
大汗；有时候是在黑板上答题，大家
都写满了，我的粉笔却总是写一笔
折一截，或者干脆写不出来字，只剩
下划过黑板的刺耳的声音。

等到不再做这样的梦时，我终于
可以回过头从容复盘，常常自问：我
是不是走了弯路？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但 如 果 不 能
心随所愿，那一切出逃又有什么
意义呢？

逃离少女时代
江露露

王钟霞，铜陵学院文艺学院
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江露露，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